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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美国有些幼儿园，自由游戏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对幼儿发展的有效性和其在幼儿课程中的地位受到了质疑。相关部门

提出以教师指导的教学来代替游戏时间，但收效甚微，甚至出现自由游戏和成人教学的两种极端倾向。在严峻形势下，引导游

戏应势而生，引导游戏是一种介于成人指导的教学和儿童主导的自由游戏之间的游戏形式，是教师和孩子之间相互指导的合

作体验，使幼儿在读写能力、数学、科学、社会情感等方面获得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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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uided Play in Promot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Kindergartens

LI Wei，LI Yu-jie
（Jin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Education Institute，ChangChun 130117，China）

Abstract:The limitations of free play itself have been questioned for its effectiveness for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its place in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evant departments put forward to replace the game time with teacher-
guided teaching. But it has little effect，and even shows up two extreme tendencies of free game and adult teaching. Therefore guided
play is born with the extreme situation. Guided play is a form of play between adult-guided teaching and child-led free play. It is a co⁃
operative experience of mutual guida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which enables children to achieve effective development in lit⁃
eracy，mathematics，science，social emotion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guided play，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cognitive development，game effect

一、质疑与挑战：引导游戏产生的缘由

（一）自由游戏的局限

游戏是孩子童年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之一，

它是儿童发起和主导的。儿童在游戏过程中能

得到诸如语言能力、注意力、认知能力和社交能

力等方面的发展。这一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广泛影响着美国幼儿教育的方方面面。Peter

gray强调儿童能够从自由游戏和探索中学习，他

指出在狩猎——采集的社会中，孩子们可以自

由玩耍和探索，通过这些活动，他们获得了文化

技能、情感、社会交往能力、智力和价值观的发

展［1］。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由游

戏是否能支持学习目标的实现和幼儿入学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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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准备，事实证明仅靠自由游戏不足以让幼

儿为这些标准做好准备。Chien等人对美国11

个州的2751个幼儿进行了调查，他们将幼儿的

活动参与分为四种模式：自由游戏、大或小的小

组指导、个别教学和鹰架的学习环境，调查结果

显示：在鹰架的学习环境中，儿童与他们的老师

或更有能力的同伴互动，他们积极回应并参与

学习，各方面取得极大进步；而自由游戏的孩子

在语言、识字和数学方面的进步最小［2］。Alfieri

利用164项研究的元分析对辅助发现学习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将无辅助发现学习（自由独立学

习解决问题）、增强发现学习（交互式解决问

题）、对儿童和成人提供明确的指导（明确指导

条件下被动接受）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

的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增强发现学

习比无辅助发现学习和明确的指导更有效［3］。

由此可见，单纯的自由游戏难以使幼儿达到预

期的教育目标。引导游戏是对自由游戏的改造

和创新，是在自由游戏的基础上，观察注意幼儿

需要，适时给与恰当必要的支持和主动有效的

介入，促进幼儿游戏的深入和发展。

（二）成人教学的桎梏

成人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主体，其教学能

力、教育理念以及指导水平直接关系到儿童学习

质量和发展水平。这一理念在美国儿童与其他

国家儿童之间持续存在的成绩差距被发现后，深

刻影响了美国的儿童教育。Miller和Almon的研

究报告显示：洛杉矶25%的教师说儿童没有时间

在教室里玩耍，且在纽约的教室里，幼儿平均每

天只有不到30分钟的玩耍时间，幼儿教室变得越

来越像小学［4］。Geary围绕生物学提出两类认知

能力：初级认知能力（基于自然选择）和二级认知

能力（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他认为自由游戏无法

促进二级认知能力的发展，而成人正式的直接教

学能够最有效的促进二级认知能力发展，使儿童

在认知、文化、社会性等方面获得有效提升，因

此，他非常重视成人的直接教学［5］。但这种直接

教学仅对理论性知识和技能训练有效，对儿童自

我意识、创造力和社会性等方面几近无效。

Grissmer等人用 6个纵向数据集来确定幼儿园准

备因素，以预测幼儿入学以后的阅读和数学成

绩，结果发现注意力、精细运动技能和一般知识

的结合比成人单独传授早期数学和阅读知识更

能预测后来的数学、阅读成绩［6］。《不让一个孩子

掉队法案》(NCLB)将教育关注点转向帮助幼儿入

学做准备，改变了典型的学前和幼儿园教室的形

象，强调了教学的积极性质，教学被重新定义为

教师向年轻人的空容器中注入信息的能力，但

NCLB的施行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事实表

明，刻板的成人教学并不能改变幼儿教育现状。

引导游戏是对成人直接教学的批判与发展，打破

了成人高控、机械、模式化的介入状态，采用支持

性介入方式参与到幼儿教学活动之中，教师基于

对幼儿的观察了解和其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需求，

积极回应幼儿，贴近幼儿世界，推动教学活动的

进行。

二、冲突与融合：引导游戏概念的衍变

儿童的自由游戏完全由儿童主导和控制，

他们自发参与假装的或社会戏剧化的游戏，在

一定程度上切实推动了儿童独立性、社会性、能

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培养了儿童独立自主解

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纯天然”的游戏方式忽

视了儿童未来生活的需要，无法系统的培养其

各方面的能力，因而美国出现了反对传统自由

游戏的潮流。成人的直接教学是由成人（通常

指教师）控制的、高度结构化的活动形式，一般

具有预定结果的活动场景，并要求遵循一整套

严格的活动规则，目的性的教学计划虽然有益

于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但高控高压的板正教

学模式和状态却极易使幼儿陷入情绪的黑洞。

当自由游戏遇上直接教学，其冲突不断，美国学

前教育界开始了数次探索和实验，相继颁布了

一系列的法令法规进行改革，引导游戏正是两

者由冲突到逐渐融合的产物（调节者）。引导游

戏是一种介于成人指导的教学和儿童主导的自

由游戏之间的游戏活动形式，是教师和孩子之

间相互指导的合作体验，两大主体共享游戏的

控制权，不同之处仅在于参与者们控制游戏的

程度，游戏过程中，成人根据幼儿的最近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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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适度的指导和适宜的干预，并充分尊重幼

儿自由游戏的权利，制定特定的学习目标，通过

游戏培养幼儿，使幼儿在读写能力、数学、科学、

社会情感等方面获得有效发展。它是一种互动

性更强、更有“鹰架”的游戏形式，包括确定预设

的、明确的学习目标，精心营造准备允许游戏式

探索学习材料的主客观环境，注意观察儿童游

戏过程中的表现以确定他们需要的支持的数

量、程度和类型，并灵活自然地插入微妙但强大

的指导。幼儿积极主动参与到整个游戏过程

中，他们不会因为顺从地接受成人传递的信息

和知识而被边缘化，而是得到最有效的学习和

发展。

三、探究与实践：：引导游戏的有效性论证

（一）遵循儿童主导原则，支持幼儿有效学习

引导游戏是儿童自由游戏和成人直接教学

的有机结合，究其本质，它仍是一种由儿童主

导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儿童在一个由成人

仔细指导的框架内游戏并引导他们自己的学

习和发现。正如Weisberg 所言：引导游戏是自

由游戏和直接指导之间的中间地带，它巧妙地

将儿童自由游戏的乐趣与成人的鹰架教学结

合在一起，促进幼儿有效发展［7］。Ash 等人通

过一系列的研究证明，引导游戏就像是课堂和

博物馆对话一般，生动有趣，在这种类型的游

戏中，成人发挥鹰架作用，建立适合的学习环

境，对儿童主导的游戏进行评论，通过鼓励促

使儿童更深入思考、发现和反思问题，潜移默

化地支持和指导儿童的学习［8］。Toub等研究者

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和发展，认为引导

游戏既尊重了儿童的中心地位，又能使幼儿在

游戏活动中获得社会所需要的相关技能，科学

合理整合了两种方法的不同优势，挣脱了将儿

童自由游戏和成人鹰架教学极端对立的枷

锁［9］。Honomichl 等人的研究很好的说明了这

一点，从根本上说引导游戏是一种基于皮亚杰

学派和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发展精神的框架活

动，它遵循儿童的主导，同时，使他们接触到更

丰富的课程概念［10］。引导游戏由儿童自由组

织发起，充分尊重了其主导地位，成人根据游

戏情况抓住时机支持其进行，在这里，成人不

再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所作为或者作为控制者

直接教学，而是作为教练角色，仔细观察，巧妙

发挥支架作用，促进幼儿有效学习。

（二）重构课堂游戏环境，发展儿童读写能力

适宜的课堂游戏环境，能为孩子们提供促进

其能力发展的课程学习材料，还能在发展的敏感

期提供科学支持和指导。Morrow等人对170名学

龄前幼儿的识字能力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幼儿分

为四组（两组为有成人指导的引导游戏、两组为

无成人指导的自由游戏），实验结果显示：在两种

引导游戏条件下的儿童能从事更多的识字活动

并且还从事更复杂的读写行为，这无疑是有组织

游戏环境正向作用的有力证据［11］。Pellegrini和

Silvern对学龄前儿童叙事理解能力的测验共同表

明了通过构建适宜的课堂环境，引导游戏对孩子

能提供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当手头的任务具有挑

战性时，他们都认为引导游戏能对关键的口头语

言和入学准备能力产生潜在的长期影响［12—13］。

Nicolopoulou等人从2002年就开始进行儿童故事

表演和故事改编的实验，一直持续到2006年，通

过长达四年的研究发现，相比对照组，参与成人

架构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和儿童指导的引导游戏

的学前儿童创作了更长的故事，其故事情节也更

复杂，实验组的孩子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对自己的

故事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并且获得成人适时适度

的支持，其语言能力和创造性得到了极大发

展［14］。Han等人基于皮博迪图片词汇测试（Pea-

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对得分比该年龄正

常水平低的儿童进行了词汇学习能力研究，他们

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施以相应的引

导游戏，对照组保持原样，结果发现在词汇量方

面治疗组比对照组的儿童显示出更多的增

加［15］。由此可见引导游戏可以提高儿童的读写

知识和口语能力。

（三）提供儿童数学体验机会，强化儿童学习

动机

引导游戏本身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它不仅

保留了传统儿童游戏中幼儿主导、有趣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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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轻松等固有元素，还关注到儿童技能发展

和知识学习等教育目的，尤其强调给儿童以积

极的体验，促进其学习动机的强化。Fisher 的

研究结果和早年间Saracho的发现不谋而合，他

们将数学课程和游戏中的玩具互动相结合，在

儿童游戏中引入数学知识，为儿童提供游戏机

会，以期发展幼儿的数学问题解决能力，事实

证明，在数学领域，引导游戏可以帮助儿童成

为有能力的问题解决者［16—17］。Habgood等研究

人员将游戏与数学教育内容相结合，通过一个

名为Zombie Division 的教育游戏来评估儿童的

数学学习情况，结果显示：在固定的时间限制

下，儿童从游戏的内在版本中学到了更多数学

知识，在自由时间的情况下，他们会花7倍的时

间玩游戏，可以看出教师有指导的教学游戏增

强了数学学习，因为它们增加了儿童的学习动

机，从而增加了儿童对教学内容和信息的关

注［18］。Ramani 等学者利用线性数字棋盘游戏

对数字学习效果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玩这

样的游戏大约1小时可以提高低收入家庭背景

的学龄前儿童（平均年龄为5.4 岁）在4种不同

的数字任务上（数字大小比较、数轴估计、计数

和数字识别）的熟练程度，9周后，获得的相关

知识仍然存在，因此，可知幼儿在家玩数字棋

盘游戏的体验与数字知识呈正相关［19］。成功

地将数学知识和游戏体验相结合，能有效激发

儿童的学习动机，使得其学习结果优于处在常

规数学课程中的同龄人。

（四）培养幼儿科学好奇，激励幼儿探索物体

儿童对科学的好奇是天性使然，过度的成

人教学会中断这种天性，但是，完全的自由游戏

也会使这天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影响幼儿

的科学意识和探索能力的发展。引导游戏是师

幼互动的有机结合体，教师和幼儿在游戏过程

中共同发力，有趣的科学体验不断引发幼儿好

奇心，进而积极主动探索物体的奥秘。Jirout和

Klahr批判性地总结了Loewenstein对成人好奇心

的理论观点，科学地评估了有关儿童好奇心的

行为测量，并以 Loewenstein 的好奇心“信息鸿

沟”理论作为一个框架来审查各种被建议用来

测量儿童探索性好奇心的程序，他们对儿童好

奇心的定义和测量范围进行了综合，提出了一

个新的可操作的定义和测量程序，用于评估和

推进幼儿的科学好奇心，并提出了可靠数据来

证明这个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此外还创造性的

将好奇心定义为导致探索行为的环境中期望的

不确定性的阈值，认为好奇心是通过孩子们选

择的不确定性水平来衡量的［20］。Schultz等人认

为儿童的探索性游戏受到他们观察到的证据质

量的影响，因此，他们使用一种新的自由游戏范

式进行实验，孩子们被激励去发现事物是如何

工作的，并通过诸如触摸和移动物体的探索性

游戏来满足他们对世界的科学好奇心，鉴于儿

童的自由探索性游戏通常以发现为中心，这为

教师将科学教育融入引导游戏创造了潜力［21］。

未来的研究应多加注意引导游戏在培养儿童科

学好奇心的潜在作用以及他们参与探索性游戏

的自然倾向。

（五）设置游戏指导情境，提高儿童社交能力

引导游戏是儿童主导和成人鹰架作用之

间的平衡状态，儿童是在成人架构的环境中进

行游戏，因此，引导游戏涉及儿童的社会情感

和自我调节能力两方面的发展，这恰好契合了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Berk 等人支持

维果茨基所言儿童早期是发展社会情感和自

我调节的关键时期的观点，认为假装游戏为幼

儿提供了一个最近发展区，能够帮助幼儿发展

两个基本能力：对游戏伙伴和游戏角色的动

机、思想和信仰进行推理以及根据游戏情境的

合法规则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并提供了广泛

的证据进行论证［22］。Ashiabi 对学前班游戏的

社会情感意义和教师在游戏中的作用进行了

研究，他指出当儿童参与戏剧游戏时，儿童自

己作为舞台管理人员指导游戏、设置游戏环

境、支持游戏行为的发展，在这过程中他们将

获得并扩展他们的社会认知能力［23］。Diamond

等人认为执行功能亦称认知控制是儿童在学

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儿童在执行功能

方面的能力涉及自我调节过程（如，行为抑制

或与冲动相反的行为），是预测学习成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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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高于智商等其他因素［24］。Elias等学者

调查了参与社会戏剧性游戏和儿童的自我调

节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结果显示：复杂的

社会戏剧与自我调节呈正相关，而单独的戏剧

表演与自我调节呈负相关［25］。事实证明，引导

游戏与儿童的社会性和自我调节发展有显著

正相关关系。

四、反思与展望：引导游戏的未来之路

游戏与教学的融合逐渐成为世界学前教育

改革的潮流，引导游戏将课程学习与游戏式情

境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了幼儿教育的两个极端

问题（自由游戏和直接教学），形成教师和孩子

之间相互指导的合作体验，因为控制游戏是共

享的，所以，幼儿能够最大限度的参与活动的整

个过程，主动性极强，有效提高了儿童学习的质

量。引导游戏在美国的应用与实践表现出极强

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但由于出现时间尚短，其有

效性如何仍有待验证，引导游戏需要在儿童主

导和成人鹰架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研究者和

教育工作者应着力开发综合的游戏课程，将游

戏式教学法引入学习目标；尊重幼儿主导地位，

给予充分的游戏自主权；帮助教师树立游戏教

学理念，培训教师有效利用引导游戏技术开展

有效学习。针对具体的学习目标，设置愉快有

趣的情境。注意观察儿童以确定他们需要的支

持数量和类型，适时适度指导，最终有效促进幼

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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